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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没有离开“大横断”空间

研讨会上，在作家杨献平的主持

下，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阿来研

究》集刊主编陈思广，绵阳师范学院文

史学院教授冯源，中南民族大学文新学

院教授李长中，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

唐小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光

辉，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作家蒋蓝，四川

大学文新学院教授高树博，四川大学文

新学院博士袁佳慧、朱意等人，围绕《西

高地行记》，研讨了阿来的散文、游记书

写的特色、意义和价值。四川省作协党

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铁出席本次研

讨会。

袁佳慧博士特别从“博物学”、生态

与文学的综合视角分析了阿来在《西高

地行记》的自然书写。朱意博士则从听

觉、视觉等多重叙事角度赏析了这部作

品。作家蒋蓝则特别分析阿来的游记

写作属于跨文体、跨学科的“大横断写

作”。众人一致认为，阿来的散文写作，

是“言之有物”的写作。有评论家认为，

阿来写的不只是游记散文，还是一部民

族志。

阿来常年在横断山脉以及更远的

大地上行走探索，并与阅读互相映照，

这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

和灵感。蒋蓝特别指出，阿来的写作可

以归纳为“‘大横断’写作”，“在我看来，

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阿来的写作

都没有离开‘大横断’这个地理空间。

他的文学世界基本是在这个地理空间

里腾挪。”

作为有着丰富散文、非虚构创作经

验的作家，蒋蓝特别提到，是不是跨学

科、跨文体，是区分非虚构与散文的重

要标准。在蒋蓝看来，将中国传统笔记

文学中的风物写作和西方式的博物学

视野进行融合，是阿来写作尤其是非虚

构写作中非常重要的文学方法。

恢复散文对现实的表达活力

“行走不光是为了看见，而且是有

所思考感受。有一天我想能不能把自

己在大地上的行走和思考写成一本书，

于是就有了这本《西高地行记》。”阿来

说。《西高地行记》收录了《故乡春天记》

《嘉绒记》《贡嘎山记》《平武记》《玉树记》

《果洛记》《山南记》《武威记》《丽江记》9

篇长散文。这本书最早的篇目，大概写

于十五年前，最近的篇目写于两年前。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角，在会议的

最后环节，阿来从《嘉绒记》《平武记》

《武威记》《丽江记》几篇文章出发，分享

自己这些年来到处行走的宗旨，“我对

大横断区的关注，一开始主要是因为这

里的自然生物多样性，然后是文化多样

性。”阿来透露，自己已经写了《敦煌

记》，目前尚未收入书中，《西高地行记》

出新版的时候可能会加进去。

阿来也谈到散文这种文体，“打开

《古文观止》，我们会发现，里面收入的

散文很多都不是纯文学，而是应用文，

比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是值得

我们思考的。我们今天如何恢复散文

的活力，恢复散文对现实的强大叙述能

力，这是值得努力的。我愿意在这方面

做一些尝试。”

在这些散文中，阿来用他优美的文

笔和深邃的思考，表达他对大自然山川

河流的充沛感情。比如他这么写黄河：

“青藏高原上的黄河，就这么萦回，这么

涌流，就像这片高原上的人群，那样安

详，听天由命，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就

像我现在，站在四合的暮色中，看黄河

映射的天光渐渐暗淡，只是将其当作一

股源源不绝的情感，把我充满。而黄河

在草原上百转千回，唯一的目的，好像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水流越发丰沛。”

阿来到访过诸多峡谷里的河流，同

时他在书中承认，其实真正到达源头的

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所有的源头都非

常难以抵达。他写道：“这每一条河流，

无论我多么熟悉它们中下游的牧场、村

落、城镇，多么熟悉一条河流与另一条

河流相逢汇合的地方，但它们的上游，

那些远离人烟的雪山丛中的发源地，总

是因为险峻而难以抵达。”

阿来对自然文学情有独钟，圈内有

名。他多年来一直比较关注文学作品

之外的自然环境、植物学、动物学的

书。他热爱到户外徒步、摄影，有着强

大的自然知识系统。他在青藏高原拍

摄植物，至今已积累几万张照片。阿来

曾提到，当下的文学，多是聚焦人与人

的关系，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的

丰富，却较少触及。就算是触及，也不

是专门关照自然本身，而是将自然作为

一种意象的投射物，“它不再是自然物，

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物。我

们经常看到一个词——象征。荷花是

什么？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的意

象，它变成一种象征事物，梅花、兰花等
也有其意义。当赋予植物象征意义的
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萎缩了，作家
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四川省作协供图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大背景

之下，各地纷纷推出系列图书宣传“在

地文化”，比如浙江的“杭州优秀传统文

化丛书”、四川的“四川历史名人丛书”

等等，都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后者，

不仅有严肃论文性的“研究系列”，还有

活泼文学性的“传记系列”、合理虚构性

的“小说系列”，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

求。近日面市的《一隅天下：方志鼻祖

常璩》（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第

一版）即“四川历史名人丛书小说系列”

十九部之一，由来自常璩家乡、成都崇

州市的作家杨虎写作。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2017年启动实施，推出首批十位历

史名人，2020年又推选出第二批历史文

化名人十人。在这二十人中，有大名鼎

鼎的诗圣杜甫、女皇武则天、文豪苏东

坡等等，相对而言，常璩虽号称“方志鼻

祖”，却是最被大众低估的人物。推其

原委，大约跟他的代表作《华阳国志》有

关。《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

整的一部地方志，古代的目录书要么

将其列入“伪史”类，要么归入“别史”

或“杂史”，伪、别、杂都不是什么好词，

加之它写的又是云贵川三省的历史与

地理，这些地域在当时的中原人士眼

中属于“西南夷”，均为化外之地，导致

它被边缘化，其作者自然也随之而受长

期冷落。

司马迁《史记》在提到李冰“穿二江

成都之中”后，接着写道：“此渠皆可行

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

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

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这段话换作常璩

的《华阳国志》来讲，就变成了这样：“穿

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

舡；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

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

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

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

‘天府’也。”字里行间满溢着一种地理

上的优势与乡邦上的自豪，文笔比太史

公的更美更丰腴。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

《归去来兮》一篇而已。”此说有欠公

允。遑论王羲之《兰亭集序》，与《兰亭

集序》同时期完稿的《华阳国志》有些段

落即是精妙美文，如上引这几句，称为

“史蕴诗心”、无韵《离骚》也毫不过分。

诚如《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所描叙

的：“文采斐然的语句里，常璩将中原视为

蛮荒之地的历史”从人皇、大禹讲起，“他

以详实的笔墨，赞叹蜀乃‘天府之国’，

赞叹蜀中自古多才子”“内心充满了对

巴蜀文化的骄傲和自信”。

基于前面所述缘故，常璩的生卒年

代无可考，生平事迹在历史上的记载

也极少。只知他从成汉政权进入东晋

王朝，却不曾得到重用，甚或为中原、

江左的士大夫所排挤，然后便发愤写

作《华阳国志》，以之夸诩巴蜀文化，顺

道排遣满腹的牢骚。而杨虎的《一隅

天下：方志鼻祖常璩》，让过往那个面

目模糊的常璩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

诡谲氛围中，以“一身葛衣，两道剑眉”

的少年形象闪亮登场，一下就抓住了

读者的好奇心：这眼神间“闪烁着几分

忧郁”的十五六岁少年究竟还会经历

怎样的曲折和打击，才能最终成长为

一代“蜀史”（执掌著作的文职），写出

《华阳国志》这部堪称“蜀地《史记》”的

煌煌巨著呢？

动荡历史风云里，常璩作为一名青

衿秀士读书郎，走遍千山万水之后，历

尽千辛万苦之后，寻觅到了自己的安身

立命之道。《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

将他的人生历程艺术地重构了出来，让

千载之后的我们读了唏嘘不止。

被低估的蜀地“史记”及其作者
——读《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

□林赶秋

融合“风物书写”与“博物学”
众专家研讨阿来“大横断写作”

熟悉阿来文学世界的人都知道，阿来的写作总体有两个大的方向：虚构与非虚构。在虚构方向，他写出《尘埃
落定》《云中记》等口碑甚高的优秀小说。在非虚构的方向，他出版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

记》等散文随笔作品，也深受读者喜爱。当然这两个方向也有交汇之处，非虚构、大自然意识也渗透到阿来的虚构小说
创作领域。比如在阿来的“自然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中，就将小说虚构艺术与物候自然书写进行
了很好的融合。

今年6月，阿来的最新散文作品集《西高地行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备受瞩目。11月28日上午，由四川省
作协主办，四川省作协创作研究室、《阿来研究》集刊承办的“阿来《西高地行记》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研讨会现场。

《西高地行记》


